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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在那样征战不已的春秋战国时代，莱芜
夹于齐鲁之间，似乎有着附属的意味。其实，
只是稍稍地多在这个地方徜徉一些时日，就
会发现，立于齐鲁之间的莱芜，兼有齐、鲁文
化之长，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秉性。

作为孔子的老乡，莱芜这方土地让我感
到一种亲切与情谊，这里是孔子的福地。孔子
在家乡多有人生的蹉跎，甚至不得不离乡背
井，度过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孔子流亡列国之
前，是在齐国待过二年的，意在寻求人生大舞
台的孔子，竟是提着正淘着的米，仓皇奔逃，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可是他在齐鲁之交
的莱芜，却印下了一生快乐的足迹。

去莱芜的夹谷村，我真是有点“拔不动
腿”，不想走，流连忘返。莲花山、玉门山、凤凰
山，齐长城，鲁长城，在周遭环列，而这条虽狭
长却开阔的峡谷，从容静穆地展开在我的眼
前。公元前500年，身为教师的孔子做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夹谷会盟，在孔子临危不
惧又审时度势的推动之下，弱势的鲁国与强
大还有些蛮横的齐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莱芜
的这片夹谷，不动声色间，便在两千五百多
年里，借助“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的孔子，向天下诉说着“和平”二字。夹在齐鲁
之间，有过长勺之战、艾陵之战的莱芜，也许
最能体会“和平”二字的分量。这个夹谷，不也
是和平之谷吗？“春秋无义战”，曾经在莱芜驻
足并在此体味到对于和平渴望的孟子，一语
中的，直剖统治者为一己私利而发动战争的
非正义本质。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邢业友的小
学教师，他为了“夹谷会盟“这四个字，耗费了
整整27年的生命。1990年，当他了解到孔子夹
谷会盟处就在自己的家乡之后，便开始了寻
找与证明之路。查阅各种县志、历史古籍，更
迈开双脚，实地考察与发现，直到将“夹谷会
盟”之处准确无误地落到实处。是他找回了
那块金朝所立的“纪念会盟之碑”，虽然是残
缺得只余下数字的一小块石头，却是一种历
史的见证；是他发现了鲁长城，发现了会盟
时还存在的城门遗迹——— 那可是形迹鲜明
的五座城门，除南北各一城门外，三个山口
处还分别建有守卫疆土的城门。

爬过一个坡，就到了夹谷村邢老师的
家，简单的住房，简陋的床铺上，散放着他一
笔一划写就的多年考证的文字。小小的院落
里，紫红的小花开得正鲜。爱历史，爱家乡，爱
贤君子的孔子，这个朴实得如山石般的人，
不也是莱芜人的一个代表吗?

早在孔子三十多岁或者更早时，已与莱
芜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孔子夫人亓官氏，
或许正与莱芜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她当然是
宋国人，大家一般认为宋国在当下的河南商
丘附近，与莱芜似乎比较遥远。我在莱芜的
日子，碰到了一个让我思之再三的现象：到
处遇到亓姓人家，当地甚至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说法：无亓不成席。固然，孔子夫人是复姓
亓官，这个姓氏在长久的流变过程中，大多
已经只余一个亓字。亓官氏即便祖上确实居
住繁衍于河南商丘一带，在那样战乱频仍的
年代，家族的迁徙与流变也是可能的。仔细
考察孔子的一生，他每次赴齐，均有确凿的
记载，赴齐当然要经过莱芜。我甚至想，孔子
当年会因为夫人的家或亲人居于莱芜而多
次专门赴莱。尤其是莱人宽广友善的胸怀，
也会吸引孔子关注的目光。杨绛女士曾说，

“孔子能齐家，亓官夫人也顶着半个家呢”，莱
芜女子的能干与贤惠，亦可应在孔子夫人身
上。特别是“孔子观礼”这一历史事件，正真实
地记录了孔子与莱芜的缘分。

春秋时代，列国贤者有“南季北孔”之说，
季是吴国季札，孔便是鲁国孔子。季札使齐归
国，路经莱芜口镇垂杨村，其陪同的长子暴病
而亡，季札便按周礼将儿子安葬当地。而与季
札惺惺相惜又博闻好学的孔子，带领弟子（当
然还有自己的儿子伯鱼），前来观看学习季札
葬子之礼。一个不朽的文化事件，将中国当时
两个顶级的文化大家、精神大德集于齐鲁之
间的莱芜，其偶然之中不也昭示着一种必然
吗——— 这里的民风与人文环境，已成列国文
化大家、精神大德们的青睐之地，而孔子与季
札相聚于此，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那块厚重高大的“孔子观礼处”碑，就
在垂杨村立着，已经阅世445年。还有什么
能比文化更加经久耐磨呢?这块看似稳定
如山的碑也曾被推倒砸断过，我细细地察
看着碑身上一道道的伤痕，似乎能够感到
它隐隐的疼痛。但是又能怎样呢?孔子与季
札照样活在这方土地上。还有修复碑时加
在两边的厚厚的钢板，那不也是人心的写
照吗?

在
莱
芜
寻
找
孔
子
的
足
迹

□
李
木
生

︻
行
走
齐
鲁
︼

1902年10月，山东巡抚周馥命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拨库银1万两作为开办经费，地址位于现今的泉城路南
侧的原济南贡院。1903年9月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独立更名为山东全省师范学堂，至此山东师范教育正式形成。

1904年8月，山东师范学堂招生，全省各县的举人、贡生共有420多人报考，最后录取80余人。从科举到学堂，
从秀才举人到师范学生，这一届学生中，鞠思敏、于丹绂、王祝晨、刘冠三等人毕业后均成为山东教育界的知
名人物。他们都很看重在师范学堂的这段学习生涯，认为选择进入新型的师范学堂是“生命之始”，中西并举
的全新学习是他们不断接受新思潮、新思想的启蒙之路。

本文作者为著名教育家王祝晨先生之子，是根据王祝晨临终前住院清醒时的叙述记录整理而成，谈话记录
的名称为《榻前絮语》，此系其中一部分，主要讲述了鞠思敏与他的同学们考入山东师范学堂之后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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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被推举为班长

1904年考入山东师范学堂（1909年初改名
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的有80多名学子，办理
完了入学手续后，齐集在“教室”(以前从未听
说过)时，个个神采飞扬，他们操着家乡的语
言，互相问候、彼此通名报姓。最让他们奇怪
的是“宿舍”，六个人一间房，很像当时街面上
的客栈。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留有胡子，二三
十岁的大有人在。秀才、廪生全班有六七十
人，其中还有两三位举人，差不多都有子女，
有的孩子都十多岁了。

班上年龄最大的是来自胶东荣成的鞠
承颖（字思敏），他当时32岁，算是全班老大
哥；最小的是解放济南后第一任济南师范学
校校长王士阶（俊千），那年他17岁。选择进
入新型的师范学堂，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慎
之又慎的重大决定，因为当时山东的封建势
力还很顽固，社会上流传着“学堂是洋人开
的，入了学堂，洋人就给学生换脑子换蓝眼
珠……”因为有洋人授课，很多家庭是不准
子弟进入学堂的。他们是顶着四面八方的封
建势力围攻、亲戚朋友极力反对的压力而坚
持入学的。

开学之后，第一项任务是选举班长。他
们异口同声喊出了“鞠大哥”的名字，鞠思敏
当即发表了“就职演讲”，他用浓厚的胶东腔
慢吞吞地说：“大伙选中我，大概是因为我年
龄最大，年轻的同学要多提醒我，别弄得全
班老气横秋的。”大家笑成了一团，他接着
说，“大家都是抛家舍业进学堂的，不是来混
饭吃的，因为我们中有些人在家乡已是可以
领取钱粮的，现在来了，都是在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号召下进学堂的。我希望大伙多多
阅读、展开讨论，共同找出一个救国的方案
来好不好？”

话音未落室内就响起了笑声与掌声，同
学们赞叹他说出了心里话，鞠思敏接着说，

“我现在就执行班长的职责，从明天起，全体
同学上课时，对教课的先生要称‘教习’，有
胡子的同学一定要刮掉胡子，都是年轻人
嘛，不能老里老气，先从我做起！”“别忘了，
还有一门叫‘体育’课，不能再穿长袍马褂
了！要短衣长裤，没有的，快点准备。”

刚刚入学两个多星期，就发生了怪事：
许多同学的亲属相继来到学堂，要亲眼看看
家人来学堂读了洋书之后，眼睛是否变蓝。
他们一进学堂就大哭，有的还寻死觅活。鞠
思敏带领同学热情地帮助接待，送水送饭、
嘘寒问暖。这件事对大家震动很大，他们在
晚间一块讨论怎样消除愚昧，怎样走向科学
之路。

过了三个月再次选举班长，鞠思敏以最
多票数当选，副班长是王祝晨。两人主持班
务配合默契且非常愉快。

闹学潮办公学

他们入学时正处于清王朝走向灭亡之
时，更是革命洪流高涨之日。《大公报》、梁启
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严复创办的《国闻报》
等成为课堂读物，只要老师未进教室，鞠思敏
就引导大家讨论。于丹绂被称为“大国民”、王
祝晨被称为“二国民”，进步思潮逐渐形成。

1906年初春，已加入同盟会的同学刘冠三
向鞠思敏介绍了孙中山学说，并给他《民报》

看，那时是冒着杀头危险的。他们不得不在非
常秘密的环境中学习和讨论。刘冠三在趵突
泉的白雪楼办了白话报馆，鞠和他的同学们
都成为撰稿人，宣传革命思想，在济南市引起
了很大反响。学校当局很不满，学堂监督方燕
年以散布歪理邪说为由，要把刘冠三开除学
籍，这引起了同学的强烈反对与不满，在鞠思
敏的领导下，与学校评理斗争，校方不得不宣
布收回成命。谁想到这是一个骗局：暑期放假
后，方燕年还是贴出了开除刘冠三学籍的通
知，待同学回校后已无法挽回。众怒难犯，大
家又展开了驱逐方燕年的斗争，他们去政府
请愿，在大街上向民众诉说，当局不得不把方
燕年调走。

后来刘冠三在北园大杨庄创办起“山左
公学”，他请鞠和同学一起创办新型学校。也
就在这时刘冠三介绍鞠思敏参加了同盟会，
不久又介绍王祝晨、于丹绂加入了同盟会。大
家展开了教学改革：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与
老师辩论，办公室内学生可以与老师平起平
坐，讨论国家大事。1907年初，当局查封了山左
公学，刘避风去了青岛。鞠思敏不甘心，又在
西公界的题壁堂重打锣鼓另开张，公推王讷
任校长，他们仍是一边学习，一边义务教课来
推动革命。他们一生都很怀念这一实践活动，
鞠曾经说，“在这里我得到了最大乐趣”，这也
是他生前创办正谊中学的主要原因。

进京殿试还考英文

“学生就是学生”，鞠思敏和同学也给老
师起外号,在课堂上弄个恶作剧、写个打油诗。
他们都是有经书功底的，因此对语文老师也
特别挑剔，一旦在课堂上有失误时，就会引来
哄笑；有些翰林举人做教员，但丝毫不懂教学
法；还有些依靠权势进来的纨绔子弟做教员，
更是误人子弟，他们入学不到一年赶走了四
个“酒囊饭袋”教员。

寒假过后开始上课的阶段，是大家最愉
快的日子。同学们从各自家乡带来了土特
产，夜晚聚在一起，吃着土特产，畅谈各自家
乡的风俗人情和奇闻异事，最受大家欢迎的
当数鞠思敏带来的红薯干。这些快乐的聚
会，也成为他们后来教学内容的一个章
节——— 乡土教材。

他们深感学习机会之难得，深恶痛绝清
王朝的腐朽，当然反省自己也是主要课题。大
家最常讨论的话题是：“一个既不能武，又不
能文以治国的中学教师，怎样蜕变为革命需
要的合格教师”？在争议与讨论中，大家对教
育事业的价值观是统一的，只是在方法论上，
每个人显示出不同的个性：鞠主张不开除一
个学生，而且还主张招生要晚，把别的学校落
榜的都招来，把失学率降至最低点；王祝晨则
主张以儒教学、以法治校，以严管理；于丹绂
主张无为而治。

1909年年底他们毕业，1910年初去北京
参加殿试，其实应该叫复试，因为在校已经
考试完毕，而且也发下毕业证书。他们真正
体验了一次“晋京赶考”的全过程，更亲自感
受了腐败：原来进入考场还得拿钱买通看门
的，纸张墨汁都得买里面小官的，比市场上
高五六倍。他们考试可以说轻松愉快，只有
英语考试“试译《原道》一篇”（唐代韩愈的一
篇哲学论文）把他们难住了，他们那时学的
英语是注上中国字的英语，没有一个学好
的，没办法，只好交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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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思敏和他创办的正谊中学旧址。


	A09-PDF 版面

